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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铁马八百秋——古代巴人军事研究

刘 丹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其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

文化、下游的吴越文化，与北方的齐鲁、三晋、秦陇等中原文化交流融合，

如同“满天星斗”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

一、巴之发展历程

巴蜀由来古，殷商已见传。巴人、巴族、巴地、巴国从内涵和外延共

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综合性概念。

从族群看，史学界均认为早期数巴并存，但在起源、发展等方面尚未

形成一致意见。如：徐中舒认为巴为江汉诸姬之一；蒙文通、蒙默等认为

先秦至少四个巴国，秦灭的是姬姓之巴，楚灭的是枳巴；邓少琴认为白虎

之巴、巫诞之巴、太皞之巴是不同的族群；缪钺提出廪君巴与板楯巴不同

族，廪君化为白虎，板楯蛮则以射白虎为事；李绍明认为广义巴人包括“濮、

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狭义则指巴国王室，其源可追溯为

濮越、氐羌人。

从名称看，孔子修《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强调正统观、夷夏

观以“正名定分”，巴人被夷化、多被称蛮，如以居处之地而称“五溪蛮”

“巴郡蛮”“溇中蛮”等，以崇拜图腾称“白虎夷”“弜头虎子”等，以

其祖宗之名而称“廪君蛮”，以其狩猎工具而称“板楯蛮”，以其赋税而

称“賨人”。

从地域看，胡厚宣认为巴在殷之西北；唐兰认为巴在西南，武丁之世，

西连巴蜀；顾颉刚认为早期巴族分布在汉水流域。在武丁征讨巴方后，逐

渐向峡江地区、嘉陵江流域迁移，“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其地东

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覆盖了大巴山、巫山、武陵

山和嘉陵江、渠江、汉水、清江、沅水、乌江等“三山六水”。“巴蛇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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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传说，表明巴人曾远涉洞庭湖，并战胜了象图腾的本土民族。春秋

战国时期，楚国为平息西部巴人暴动，多次将其迁移到东部西阳（今黄冈）

形成了“五水蛮”，巴人为怀念故土而命其河名巴水。

从习性看，巴人具有独特的劲勇尚武、信鬼事巫、架木为居、制盐酿

酒、图语文字、巴氏器具、图腾崇拜、锐气喜舞、频繁迁徙、船（悬、岩）

棺丧葬等十大显著特征。巴地山高林密、阴冷潮湿、瘴气弥漫、疾病流行，

故巴人对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利用较早。茶“其味辛、性热，饮之疗风”，

芳篛（魔芋）能消肿、攻毒，巴戟天能壮筋骨、法风寒，花椒能温中、去

寒、驱虫，黄芥、茱萸辛辣刺激（辣椒是明末才传入中国的），姜能散寒、

御湿，形成了巴地人民麻、辣、咸、鲜等基本口味。

二、战争起源分析

据考古证明，最早在公元前 21 世纪的原始社会后期，部落间因互相

争夺生存地域而引发了战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前进行战争，只

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

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掠夺经常的职业了。”巴国为占有并

扩张国土，必然通过战争来掠夺更多资源。

从生活资源看，巴地物产极为丰富，仅《华阳国志》列举纳贡之物就

有 18 种之多，更有果实之珍者、药物之异者、竹木之贵者；同时，嫘祖

“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被后世尊为“先蚕”（蚕神），

巴地栽桑养蚕织成丝绸，麻织粗布、苧织细布（賨布），巴人衣食无忧、

生活富足。

从矿产资源看，巴地铜、煤等资源丰富。华莹山原名“铜梁山”，隋

代置铜梁县。巴地墓葬青铜器具众多、纹饰精美，反映了巴人高超的冶炼

技术。

从经济资源看，巴人长于工商，居地利之便而集天下财富。一是丹砂，

即汞矿。《说文解字》释曰：“丹，巴、越之赤石也”，今普查西南地区

汞储量约占全国的 57%。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寡妇清，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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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怀清台”，可见巴人垄断丹砂获得了巨额财富。二是酿酒。巴地酿酒历

史悠久，“巴乡村村人善酿酒，故传称巴乡清”；秦巴会盟“秦犯夷，输

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表明，清酒在秦地极受尊崇，与祭祀的

黄龙等值。今天孕育了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名酒的“白酒金

三角”区域，正是历史上的巴地所在。三是制盐。有盐则国富，峡江地区

盐泉、盐井众多，盐就成了巴人的富国物资。巫臷民（巴人）何以“不绩

不经”而“服”、“不稼不穑”而“食”？自是占据盐利，构建了四通八

达的巴盐古道。当然随之而来的不仅有繁荣，还有残酷的战争。巴以盐而

兴，也因盐而亡。

三、巴之战事概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纵观每一民族发展史，既需为政以德、以文化

之，也要居安思危、武事辅保。《孙子兵法》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尽管战国时期“合纵连横”将军事与外交有机结

合，但最终秦还是以战争横扫六国、一统天下。

（一）夏朝时期。“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表明巴、蜀认同夏的盟主地位并积极融入华夏。《山海经》载“西南有巴

国”“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竹书纪年》也有“帝启八年，

帝使孟涂如巴莅讼”的记载，表明夏为加强控制、镇抚南土，有效掌握了

巴地的神权和裁判权。

（二）殷商时期。巴人受夏“亡国”之累，频频受到商王朝的军事打

击，到武丁时期达到高潮，从已发掘的甲骨文看，至少有 4 次受到征伐：

有从正面问卜的，“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瞂 伐巴方，受有又”；

又有从正反两方问卜，“□□卜，□，贞王佳妇好令沚瞂伐巴方，受有又。

贞王勿佳妇好从沚瞂伐巴方，弗其受有又”，均是占卜询问讨伐巴方是否

会受到上天的保佑。殷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统率沚瞂等将领，设立埋伏圈围

攻巴方，这也是有史可查的最早伏击战。有文可证：“辛未卜，争贞，妇

好其从沚瞂伐巴方，王自东受，伐东阱于妇好立。”“贞，妇好其从沚瞂

伐巴方，王勿自东受伐东阱于妇好立”，全辞正反两问。武丁还“命令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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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率兵伐羌方，亦伐巴方”。可见巴方“负固不服”，敢于“不享”、“不

王”，故武丁、妇好率沚瞂讨伐巴方。此处的巴方，就是《太平寰宇记》

《四川通志》等地理方志记载的“山南古巴国”“山南即古巴国”“小巴

（山）之南为古巴国”。

（三）周朝时期。在周武王召集八百诸侯会孟津的讨纣大军中，巴师

勇锐、前歌后舞，导致殷人前徒倒戈、大败而逃，“武王既克殷，以其宗

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分封建国以屏藩周室”，巴子国由此建立。

至春秋战国，王室衰微、诸侯坐大，争斗不息、杀伐不止，巴是东与

楚战、西与蜀攻、北与秦斗，四处出击、鏖战群雄。从史籍记载看，鲁桓

公九年（公元前 703 年）巴曾远伐邓（今河南邓州），公元前 688 年巴楚

联军伐邓、伐申，“楚子惊巴师”强悍的战斗力，巴楚联盟破裂，双方在

江汉平原、峡江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事角逐。鲁庄公十八年（公元前

676 年），巴伐楚地那处，克之，楚文王也因之而病死。鲁文公十六年（公

元前 611 年），巴、秦、楚三分庸国。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 477 年），

巴人伐楚败于鄾，其后巴沿长江西迁、嘉陵江北退，故“巴子时虽都江州，

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巴虽想朝秦暮楚，但秦楚均有吞并之

心，随着国力日渐衰退，“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

盟会希。”

（四）秦朝时期。秦历“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公元前 650 年左右，秦穆公用百里奚为相，“发教封内，

而巴人致贡。”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后，内修耕作、发展生产，外事兵

戎、开疆拓土，自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至始皇嬴政方

一统天下。

周安王十五年（公元前 387 年），“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

巴国时都于阆中，与葭萌水陆畅通，且苴侯分封已久，与蜀王日渐疏远，

反与巴王为好。而巴蜀世战争，因此蜀王大怒伐苴，苴侯奔巴，巴求教于

秦，殊不知是引狼入室。而秦“素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故于“周慎王

五年（公元前 316 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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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冬十月，蜀平”，“仪贪巴、苴之富，执

王以归”。这表明，以阆中为国都的巴国正式消亡。

秦一统巴蜀后加强开发和更化，一方面，废分封、行郡县，“置巴、

蜀、汉中郡，分其地为四十一县”。在江州、阆中、成都等地高筑城池，

形成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中央任命郡守、县令，强化中央集权。

另一方面，通过以巴氏为蛮夷君长的代理统治、“世尚秦女”的和亲联姻、

“爵比不更”和以爵抵罪的爵赏特权、以货币和实物赋税的优厚政策，同

时以“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注重柔性管理，增强心理认同，

辅之大量互相移民，推动巴蜀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枳巴灭亡时间稍晚，《战国策·燕策》载“楚得枳而国亡”，指公元

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郢，说明在此之前楚已灭枳巴。“昔楚襄王

（前 298 年—前 263 年在位）灭巴，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巴

人余部流入酉、辰、巫、武、源等五溪，号为五溪蛮。

公元前 223 年，秦王政发巴蜀之师顺江而下、一举灭楚，于公元前

221 年一统六国。

四、巴人兵器

从小田溪、宝轮院、冬笋坝、罗家坝等巴人遗存考古发掘看，凡男子

墓葬均有兵器，可见巴人生前“全民皆兵”。巴人兵器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数量大，每个发掘现场均有出土；二是延续久，贯穿商周秦汉时期；

三是种类多，既有攻击性、防御性兵器，又有指挥、生活用具；四是纹饰

奇，有虎、鸟、手心、花蒂、水波、云雷、饕餮等各种纹饰和特异符号，

统称巴蜀图语，目前尚未完全解读。

（一）攻击性兵器。其组合多以剑、矛、箭等为主，为巴军士卒单兵

的基本装备。

1、剑。柳叶剑最具巴氏特色，剑身细长、扁茎无格、茎身同铸，茎

上有两个圆穿，可用木竹片夹住固定。小田溪出土一组八件、金口河出土

一组七件的柳叶剑，最短仅为 28．4 厘米，“一寸短一寸险”，便于近身

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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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弓弩。小田溪墓曾出土弩机三件，镞有双翼、三棱式。巴人善射，

秦昭襄王时有白虎之患，募巴郡板循蛮射杀后，嘉之曰“一朝患除，功莫

大焉”；后有“板楯七姓，以射虎为业，立功先汉。”

3、矛。分长骹、短骹两型，矛身呈叶状、有宽窄两种，骹上有弓形

耳为特征。

4、戈。呈三角形，装木柲，有长短二式。长柄戈、矛双手持用，短

柄戈、矛单手持握，另一手则持盾护身。

另有钺、戟、刀、斧等兵器，总体相对较少。

（二）防御性兵器。主要包括甲胄、盾。

1、甲胄。巴人多用皮革和藤条制成。在小田溪曾出土铜质胄顶两件，

应为指挥者所佩戴。

2、盾。巴人因地取材，多用木盾。在城固出土大量木制板楯，呈梯

形，上小下大。“板楯蛮以木板为盾”，后遂成为族称。

（三）指挥用具。为錞于、钲。巴地崇山峻岭，指挥军队进退行止，

不能采用中原旗帜号令形式，故以金属鸣击为号。

錞于，本乐器也。《国语·晋语》说：“是故伐备钟鼓，声其罪也，

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也”。郑玄《注》：“錞，錞于也，圜如碓头，

大上小下，乐作鸣之，与鼓相和。”巴人将錞于与图腾崇拜结合起来，其

顶部中央铸有仰头张嘴、倨牙翘尾的虎形钮，虎纽錞于则成为巴文化的典

型器物。

（四）生活用具。主要有青铜鼎、釜、鍪、甗、敦等生活用具，在罗

家坝、小田溪等地都有大量出土。

五、军队建制及兵种

巴地山水纵横、沟壑交加，不便车马通行，墓葬发掘尚未发现车器马

具，故巴师应为善于近战的步战短兵，而无车兵和骑兵。另一方面，巴人

善舟楫之利，从宝轮院、罗家坝、冬笋坝、小田溪等船棺葬发掘看，应有

水师。《史记·苏秦列传》有“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

四日而至五渚”记载，北人不善水战，故司马错、田真黄向秦惠王建议，



— 55 —

“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

巴军曾与蜀、楚、秦多线作战，并能长途奔袭，其应有成熟的建制和

严格的管理。否则，虽巴人“天性劲勇”，也不可能发挥其战斗能力。摩

尔根认为，氏族部落发生战争时，氏族首领用举行战争舞蹈的方式宣布计

划并征集人员，当一个部落受到攻击的威胁时，也采取同样方式组建战斗

队伍来应战。“前歌后舞”的巴渝舞，“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

川谷为之荡波”，既是一种战斗舞蹈，也应是一种战斗队形，既可以迷惑

对方，更为自己加油助威，便于冲锋陷阵。

六、军事据点

夏朝时期，巴地战争尚不可考证。殷商多次征讨江汉巴方。春秋战国

时期，巴东接楚、邓，北比中原，西临蜀，南近夜郎，其间多次发生战争。

（一）北线。“周匡王二年（公元前 611 年），巴、秦、楚灭庸，其

地分属秦、巴”，汉中盆地东部归楚、西部归秦、中部归巴。故巴之北线，

兼具防楚、抗秦之功能，其主要据点为沔关和葭萌关。关作为古代冷兵器

时代的军事要塞，大多设在地势险要处，方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沔关。汉水“始源曰沔，故曰汉沔”，沔关设置于汉水上。汉中南扼

巴蜀、北瞰秦川、东下楚湘，巴、楚、秦均视为要害，“恒成争地”。在

城固发掘大量的戈、钺、斧商代青铜兵器，表明城固亦为军事重镇。

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为巴蜀门户、兵家必争之地。20 世纪 50 年

代，在宝轮院发掘发大量巴人船棺葬，可推测当时巴人在此驻有重兵。

（二）东线。巴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面的楚国，其间横亘着巫山、七

曜山等，攻伐多从水路进行。“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

因而三关都筑于江边，形成节节抵抗之势。

扞关。其具体位置，徐广认为扞关在鱼復；张守节认为在硖州巴山县

界；《后汉·郡国志》“鱼復县”条载“扞水，有扞关”；《清一统志》

谓清水为扞水，谓扞关在长阳县。结合当时楚已据有巫山盐泉的情况看，

此处所谓扞关为巴人为防楚入侵而设，应在瞿塘峡西口的白帝城。

阳关。阳关之“阳”，乃江之北、山之南。巴先失巫，故置扞关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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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待楚得枳后，巴退守铜锣、明月、鸡鸣三峡，铜锣峡更为险要。后来

三国时邓芝、元末明初大夏国明玉珍、明末张献忠，都据此作为要塞。

弱关。《江水注》载“捍关，廪君浮夷所置也；弱关，在建平、秭归

界，昔巴楚数相攻伐，借险设关，以相防捍”。捍关，今考在奉节；弱关

在今秭归县，即瞿塘峡、巫峡所在之地。

（三）西线。巴后期不断西迁，与蜀大体以涪江为界。

僰道。今宜宾。地处巴、蜀、夜郎、滇等交界，鸡鸣三省之地，可顺

长江而下江州。故各方势力犬牙交错。

阆中。作为巴国后期国都，自是军事重镇。秦灭巴后，张仪更在此筑

城，以加强统治和管理。

（四）南线。巴曾“南极黔涪”，黔水即乌江，涪水又称巴涪水，今

赤水河。

枳。“涪陵郡，巴之南鄙”，其地势险要，地处长江、乌江汇合之口，

东连云万、西控成渝、南屏滇黔、北锁汉中。小田溪墓葬出土了错金编钟、

带“王”的钲，应为王侯级礼器，故巴“先王陵墓多在枳”。作为巴王陵

所在地，自是政治、经济、军事中心。

巴县。20 世纪 50 年代在冬笋坝发掘了大量船棺葬，说明此处也是巴

人军事据点，应兼具防蜀和西南夷的双重功能。

七、军事将领

巴人英勇善战、精武尚武，《华阳国志》《三国志》称“巴师勇锐”

“巴人劲勇”“种类刚猛”“刚勇好舞”“锐气喜舞”“其人勇猛，善于

兵战”，赞誉“巴有将，蜀有相”。

廪君。自秦汉以后，巴为廪君之后大为流传。西汉刘向《世本·氏族

篇》云：“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也有掷剑

为君的记载，多有神话色彩，可作为研究参考。

巴蔓子。“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

蔓子不能割城相让，只得自刎以头相谢，楚王“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

葬其身，亦以上卿礼”。蔓子将军应变以权是智、自刎授头是勇、杀身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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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信、舍身爱国是忠，谱写了慷慨壮丽的悲壮之歌。

范目。汉高祖刘邦灭秦后，被项羽封为汉王。“阆中人范目，有恩信

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范目募集七姓

子弟随高祖平定三秦，后三次封侯，“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

夕、龚七姓不供租赋”。

李虎、李特、李雄。建安二十年（公元 215 年）曹操平定汉中，李虎

率五百家巴夷、賨民归之。建安二十四年刘备攻占汉中，曹操将李虎、七

姓夷王朴胡等巴人北迁略阳，散布于秦陇，因与氐人杂居，故称巴氐。西

晋末年，秦、雍氐羌反，“北地巴人”在李特领导下就食汉中、南下益州。

李雄于永兴元年（304 年）十月在成都称王，306 年 6 月称帝，国号大成；

李寿于 338 年即帝位后改国号为汉，永和三年（347 年）三月被桓温所灭。

冯焕、冯绲。父焕曾主持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征伐，其故里渠县有“故

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君神道”阙。子绲于延熹五年（162 年）

南讨叛贼，“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攻破武陵蛮夷、平定荆州，永康

元年（167 年）去世，谥桓侯。

严颜。建安十九年（公元 214 年），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沿长江进

攻巴郡，擒获守将严颜，飞曰:“大军至，何以不降，敢逆战？”严答:“卿

等无状，侵夺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大怒命将严颜砍头，

颜对曰:“砍头便砍头，何为怒邪!”飞遂释放并以为宾客，后未见于正史。

王平。字子均，初为曹操的牙门将军，后降于刘备，备大喜：“孤得

王子均，取汉中无疑矣”。后随诸葛亮南征、北伐，街亭之战力劝马谡不

从，亮曾感叹“肯亲冒矢石，真忠臣也！”陈寿评价曰：是时，王平在北，

马忠在南，邓芝在东，咸著威绩。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今重庆忠县）人，三国时期孙吴名将。孙

权曾说：“孟德有张辽，孤有甘兴霸，足相敌也”，被陈寿盛赞为“江表

之虎臣”。

句扶。字孝兴，巴西郡汉昌县(今四川巴中)人。三国时蜀汉名将，多

次南征北伐、战功累累，官至左将军、宕梁侯。时人语曰:“前有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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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扶)，后有张(翼)、廖(化)”，《华阳国志》《三国志》赞曰“称美荆楚”

“忠勇宽厚”。

张嶷。字伯歧，巴郡南充国人。北讨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蛮夷，诱以

恩信，蛮夷皆服。陈寿赞其“识断明果”。

程畿。字季然，巴西阆中人。刘璋时为汉昌（今巴中）长，有大义，

后迁江阳太守。刘备领益州牧时，辟为从事祭酒，随先主征吴而亡。陈寿

赞曰：“江阳（程畿）刚烈，立节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单夫只役，

陨命于军”。

八、主要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巴人及其后裔几乎参加了缔造中华民族及其历次大统

一的重大军事活动。潘光旦先生曾高度评价：“唐代以前，历史上为了统

一祖国而进行的若干次成功的战争中，几乎都有巴人参加。”

（一）认同融入华夏。据史籍和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因

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孟涂“听其狱讼，为之神主”，但从侧面反映了

巴地对华夏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

（二）助武王伐纣。纣王无道，武王召天下共讨之，巴人以特殊战功

在分封中爵之以子。成王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阳，“巴人以比翼鸟”贡献宝

物，表明巴认同并维护周的天下共主地位。

（三）助秦统天下。公元前 316 年，秦以“蜀苴相雠”契机伐蜀攻巴，

将巴蜀纳入秦之版图。公元前 223 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

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巴蜀为秦灭楚、

一统天下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助刘邦兴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丞相萧何献谋“收用巴蜀，

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一方面，賨民“天性劲勇，初为汉先锋，陷阵，

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

谓《巴渝舞》也”；另一方面，更为战争提供坚强的后勤保障，“汉祖自

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

可见，巴人作为刘邦还定三秦的先锋部队，功勋卓著，名留青史，且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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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巴渝舞”也纳入了中原汉乐府文化体系。

（五）助汉室一统。为维护和平统一，巴人多次远涉淮南（今安徽）、

夜郎（今贵州）、南越（今两广）、越巂（今四川攀西、云南北部）、滇

（今云南）等地参与平定叛乱，如：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发……巴

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

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帝乃拜（唐）蒙中郎将，发巴、蜀兵

千人，奉币帛见夜郎侯，喻以威德，为置吏”，将夜郎国纳入汉一统管理；

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 年）夏，“发巴蜀治西南夷道”；

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秋，汉发巴蜀罪人伐南越；

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

王莽时期，夜郎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键为吏士，赋

敛取足于民以击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广汉、巴、蜀、犍为吏士

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

东汉中期，西方羌人东进，边关不宁、朝野震惊，曾经多次征发巴人

参加讨伐。在公元 108、110、115、148 年，羌人数次攻入汉中，均赖征

发板楯賨人以讨平之。

（六）助三国归晋。汉末大乱，雄杰并起，三国鼎立。“（景耀）六

年（刘禅年号，公元 263 年）春，魏相国晋文王命征南将军邓艾、镇西将

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五道伐蜀”，“（咸宁五年，公元 279 年）冬十

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太康元年（公

元 280 年）春三月，吴平”，三国归晋，天下一统。

九、忠勇信义的巴人精神

巴人沐风栉雨、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骁勇善战，形成了忠勇信义的

巴人精神。

（一）忠，于国家讲忠诚。每逢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关头，巴人都义

不容辞，挺身而出，勇当先锋。从助武王伐纣、汉高祖平定三秦，到川军

抗战等，都充分展示其对国家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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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勇，于征战讲勇武。巴地山地连绵、江河纵横，巴人在与自然

的斗争中争于气、重于力、尚于武，形成了“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

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的坚毅果敢、顽强劲勇、勇敢善战的性格特征。

（三）信，于交往讲诚信。秦巴刻石为盟要，范目和汉高祖“要与共

定秦”，体现对等的契约精神，且双方信守承诺。蔓子将军以死殉信、自

杀成仁，体现了光明昭若日月的信义之光。

（四）义，于社会讲道义。巴人积极充当“统一”战争的急先锋，具

有征讨暴戾、“替天行道”的“道义”性质，自古号称“义民”。如《华

阳国志》就盛称“其（巴）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

朴，无造次辨丽之气”。

正是由于巴人“忠、勇、信、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浸染和传承，在这

方土地后来又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伟

大川陕苏区精神。

结语：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既要清醒“国虽大，好战必亡”，更要牢记“天

下虽平，忘战必危”，既文明其精神、又野蛮其体魄，大力传承弘扬巴人

精神，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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